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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一 

    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，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，自《庄子·天下篇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以及后世

关于经、史、子、集的文献分类等等，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。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

思想家，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。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，但很少有不学儒家

经典的。若一部中国思想史（或哲学史）著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，你能说它是信史吗？即以子学而言，中国思想家

（哲学家）的问题意识，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，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，你如果不懂经学，如何

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？ 

    然而，经学又确是一门难度很大且很麻烦的学问，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。许多学者也知道经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

的重要地位，但却望而生畏，不敢去碰它，于是避重就轻，单写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，编纂在一起而名其为中国思想

史（或中国哲学史）。这个工作未免简单了一些。 

    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也另有其人，最有代表性的前辈学者当推皮锡瑞和马宗霍。皮锡瑞著有《经学历史》，马

宗霍著有《中国经学史》。我们对这一类著作也不能满意。此类著作的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于正史中的《儒林

传》以及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、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、朱彝尊的《经义考》等，将其中有关经学传承演变的资料

串在一起，而略以已意评断。这类经学史著作只可视为经学传承史，它的要害是缺少“魂”，而关于经学的主旨，即

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本原的重要意义，未曾有所揭示和阐扬。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批评的： 

    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，只言人的传承，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，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

之空洞化。更因经学史的空洞化，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。……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，为了经学

自身的完整性，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，作郑重的申述，这里把它称为“经学思想”，此是今后治

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。（《中国经学史的基础》，台湾学生书局，1982年版，第208页。） 

    经之所以为经，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。所以“经学思想”即是关于经学的“价值”和“意义”的思想，徐复

观先生呼吁开展“经学思想”的研究，并认为“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”。 遗憾的是，迄今为

止，学术界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著作。 

    综上所述，以往的中国思想史（或哲学史）缺少“根”，即经学，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“魂”，即价值和

意义，因此要想写一部有“根”的中国思想史（或哲学史），须先写一部有“魂”的中国经学思想史。我们应该丢掉

“东施效颦”式的思想方法，写出透着中国精神的思想史和哲学史，即以意义的信仰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思想史和哲学

史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 

    五经（后来增加为十三经）是中国文化的原典，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、社会、人生

的思考，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，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，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

的思维方式。 

    在中外思想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：尽管思想在不断进步和发展，但在形式上却一次次表现为原典的回归运

动，以致西方有人说：一部西方哲学史，不过是对柏拉图的诠释。实则这种现象在中国思想史上表现得更为典型，我



们有理由认为，一部中国思想史，不过是对儒家经典的诠释。诠释并不是一种简单复现的过程，而是一种再创造的过

程。经典诠释活动常常反映出人们在新的与旧的之间、活的与死的之间进行选择的制度焦虑与人生焦虑。一部经典诠

释的历史，即反映一社会共同体文化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。 

    以往的经学研究，着眼于记叙经学发生、传承、演变的过程，如记叙历史上哪些书被作为经典立为官学，什么人

曾经传经，什么人曾为之作注作疏，不同的注疏之间的异同比较，哪种注疏悬为功令，成为钦定的科举考试科目，如

此等等。 

    而我们所要追询的是，经学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是什么？推动经学发展的持续的历史动力是什么？

它所反映的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，抑或也是社会共同体价值规范的反映？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经学当作一种古董

知识来了解，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；不只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轨迹作跟踪式的记叙，而是对

经学演变的历史原因作出解释；不只是流连那汗牛充栋的经注的书面意义，而是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

动来理解。 

    开展“经学思想”的研究，要克服五四以来对经学认识的片面性和武断性。五四以来，经学被作为封建统治阶级

的意识形态，被简单地称为“经学教条”和“封建性的糟粕”。当时激进主义的学者吴稚晖曾说把线装书放进“茅

厕”，三十年以后再研究。可是七十年后，研究经学的人仍寥寥无几，经学快成为绝学。近二十年来，中国传统学术

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，但存在一个重大缺陷，即经学研究一直没能走出“五四”以来的低谷，因而对经学的认识一

直停留在原有的陈旧的观念上。我们认为，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原，经学研究倍受冷落的局面亟待改

变，应将经学的研究纳入思想史的范围，并给予它应有的历史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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